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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泉，坐落于滕州城东俞寨、后荆沟
两村之间。源于峄山断层内，断层以东石
灰岩层的地下水向西南流动，受断层西盘
砂页岩阻挡，升至地表形成泉群。旧志
中，泉群曾被冠以荆水、趵突、五花、大
沸、小沸等名号。班固在 《汉书·地理
志》 作过记载。后来的地方志亦屡屡提到
荆泉，称“水注成潭，面积亩许，冬春不
见其涸，夏秋不见其溢。”

明弘治四年(1491 年)，工部主事黄肃
巡视荆泉，并留下碑文:“晓驰匹马出滕
城，观得双泉最有情。南北怒涛若趵突，
高低声吼似雷鸣。味涵曲蘖冰壶泻，光澈
琼瑶雪窦倾。从此疏源流不尽，万年国计
赖泠泠。”诗后附跋:“余奉命总督泉源，
滕城东十里许，忽见二泉源流汹涌，势如
趵突，且味甘如醴，南北对峙，人莫知其
名，因以南北趵突泉名之。聊赋诗以识岁
月云。时弘治四年岁次辛亥五月吉旦。赐
进士出身，工部主事越冬黄肃书。”

朝廷命官黄肃到访后的三十年，这儿
就有了人间烟火。明正德十六年(1521
年)，我的九世祖克德公从原籍城东洪村迁
移，一路沿河北上，在南梁水(荆河)的源头
安营扎寨，同俞姓、栗姓几户人家建立村
落，名曰梁上村，后又改称俞寨村。

同样奔赴这方水土，黄肃是奉命总督
泉源，肩负使命而来，我的远祖则是为了
生计，选择靠泉临河的风水宝地定居，开
启新居民生活。在漫长的岁月里，先人们
繁衍生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智慧
和双手书写着农耕文明的画卷。

我的祖辈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荆泉与
荆河并存的地方。村东荆河与村西季节河
自北向南流淌，把村庄夹在其中。两河在
村前交汇，与荆泉之水一块涌入荆河。河
流转弯处，形成许多滩涂和湿地。在我少
年的记忆里，数百亩湿地河滩长满柳树、
芦苇、水草，春夏秋三季，我们肩上挎着
杈头，手里拿着镰刀，成群结队钻进密不
透风的芦苇荡，在那儿割水草，喂牛羊。
在大树底下闻鸟鸣，捉知了。在清澈的溪
水里抓鱼虾，洗荆水澡。

村庄西南百米，是荆泉水库，里面尽
是大小不等的泉眼。村前村后、村东村西
遍地皆泉，在湿地行走，一不留神就会踏
进泉眼。村内记不清多少水井，都是泉水
井。百姓在东头提水，如失手把二鼻罐子
丢在井里，那也不必惊慌，罐子会沿地下
通道流向村西头的露天水井里，然后漂浮
上岸。这口圆形泉水井，用规格相同的块
石砌成。直径约十米，水深六米，距我老

宅百米。泉水叮咚叮叮咚响，昼夜不停，
村里人还称它“响泉”。它像一位音乐大
师，带着节奏，声音美妙绝伦。近观之，
鱼戏潭底，往来翕忽。泉水向上喷涌，逾
过水面尺余，波纹层层向外延伸。这泉水
涌动的韵律，形成悠远的意境。

泉畔观赏，少不更事的我常常自我发
问:泉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从深层的岩
石钻出地表？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沉
淀，我终于大彻大悟了:原来这是一种强大
的压力使然！自然界如此，人类又何尝不
是呢？人生只有受到各种压力，才能迸发
出无限的能量。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由于连年干旱少
雨，荆泉水位大速下降。至二十世纪末，地
表上的泉群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再也
见不到昔日泉水喷涌的盛景。但岩层深处，
泉水仍在暗流涌动，滔滔不绝。

在古代，官府也在守护着荆泉，视荆泉
如珍宝。一些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纷纷到
访，留下他们的足迹。明正德十年(1515
年)，工部都水清吏主事尹京前往，立下额题

“荆沟泉”石碑，碑文记:“本泉坐落本县安乐
乡小宫社梁上村，出平地土中，泉源头至下
源河口长八十里，阔八尺，流入沼(昭)阳湖回
龙庙，转入金沟口闸，接济运道。凡阻绝泉

源者，照例问发充军，军人犯者调边卫”；清
乾隆三年(1738 年)，额题“五花泉”碑文载:

“坐落城东，离城十五里梁上村。土中出泉，
池口三丈，水深三十，畅流七十里入土山湖
以运。凡有阻泉源者，问充军，军人犯者发
边。大清乾隆三年十一月吉日立”；清朝，荆
泉已被列为“蕃阳八景”之一，它以独特的自
然景观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文人墨客。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更加注重荆
泉的保护与治理，让荆泉之水惠及善国大
地。历史辗转到公元1970——1981年，在
山水林田大会战的火红年代，荆泉所在地
的城郊公社党委三届班子，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届接着一届干，组织人力物力，两次大
规模开挖荆泉，并修渠配套向周边村庄送
水。最难忘第二次荆泉大会战，正值深秋
时节。工地上红旗招展，干劲冲天。三千
名精壮劳力上阵，平地开凿，向大地寻泉，
硬是靠着肩挑、人抬、车拉，奋战40天，在万
余平方米的地面上，挖土平均深度 2.5 米，
最深处 4 米，用工 8 万个，终于挖到直径
80厘米的两眼大泉。当水柱穿过岩层喷涌
地表丈高的瞬间，工地沸腾了。渴望已久
的村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用最简单的
方式来庆祝这一神圣的时刻。后经人工砌
垒护坡，一座蓄水五万立方米的小型水

库，在县城的东郊诞生了。水库建成后，
城郊公社举全社之力，用工30万个，投资
60 万元，安装 75 千瓦机组 2 台，设计能力
1.5 个流量，兴建主体工程下承式桁架主渠
渡槽 2000 米，彻底解决了周边 20 个村
15000亩农田灌溉问题。泉水所到之处，百
姓兴高采烈，庄稼一片葱绿；泉水流到哪儿，
哪儿五谷丰登，黄土变成金。饥渴的土地有
了泉水滋润，粮食产量成倍增长。

荆泉，是镶嵌在滕州大地上的一颗明
珠。时过五百余载，当年黄肃笔下的荆泉盛
况虽已不复存在，但“味涵曲蘖”的优质泉
水，已酿成了“荆泉牌”啤酒，畅销大江南北，
对“万年国计赖泠泠”的预判，在当今变成现
实，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滕州市自来水公
司打井配套，开始向县城供水。

从“古滕八景”到现代水源地，荆泉
水以无尽奉献，成为滕州人的生命之源。
当千家万户拧开水龙头时，清冽的自来水
哗哗流出，那来自一两百米岩层下的荆泉
之水，早已化作了滕州人血脉里的甘甜。
它以日供水八万立方米的能量，满足着城
市居民的生活之需，讲述着善国大地的生
存智慧；以千年不息的流淌，镌刻着城市
文明的基因，也承载着滕州人心中抹不去
的乡愁。

荆泉，抹不去的乡愁 □侯贺奎热眼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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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冷空气越来越频
繁，一波接着一波，气温骤降。天
一冷，我就想起了农村老家的热炕。

自20世纪60年代末记事起，农
村老家就睡热炕，有的地方也叫土
炕、火炕。所谓热炕，就是我国北
方农村用土坯和砖盘成的睡觉用的
长方台。上面铺席，下面有孔道。
炕的边上有灶台，跟烟囱相通，可
以用来烧火做饭和取暖。炕沿一般
铺砖，个别讲究的在炕沿上再铺块
布，作为装饰品。一是干净好看，
二是冬天坐在上面不凉。炕席的好
坏代表家里的生活状况，有的生活
条件差的家庭，炕席也破破烂烂，
少边无沿，露出炕面，十分难看。

在农村老家，盘炕可是个技术
活，热炕盘得好，炕面平平展展，
烟道顺畅，烧柴少做饭快满炕都是
热的。否则，灶台烧火做饭时有

“回烟”，用柴多做饭慢，热炕也不
热乎，回烟味还呛人。

盘炕最难的是炕面裂缝漏烟，
不仅呛人，时间长了，还会把炕席
和被褥熏得黑乎乎的。所以新炕盘
好后，一定要先进行点火检查，发
现炕面哪里漏烟，就用稀泥抹哪
里，直到坯缝隙完全干透，也没有
漏烟了，再把炕面抹好，铺上炕
席，这样就不会漏烟了。

我们村子比较大，村里盘炕好
的能工巧匠却不多，经常闲不着，
不是给这家盘炕，就是给那家盘
炕，有的甚至还被邻村请去盘炕。

热炕最暖和的地方是炕头，一
般都是老人和小孩在炕头上，有时

家里来了亲戚也会在炕头上休息。
热炕最忌讳的是潮湿和水，因

为农村老家的热炕除炕沿外，基本
上就是用土坯盘成的，遇水土坯就
会失去“作用”。那时，小孩子多的
家庭，由于孩子小经常“尿炕”，有
的甚至把炕尿“塌陷”，成为人们的

“笑料”。
农村热炕的优点是冬暖夏凉，

比较稳固，睡在上面特别舒服，心
里踏实。由于热炕是用土坯或砖盘
成的，所以炕面比较“硬”，席上面
要多铺几床垫被，否则身体硌得难
受。据说睡热炕除冬暖夏凉外，还
有诸多好处，可以用来治疗关节炎
风湿病、驼背矫正等，这些虽说不
上有多少科学道理，也没有人去验
证，但是农村老家的关节炎风湿病
和驼背患者确实很少见到，这是不
争的事实。冬天农闲季节，屋外天
寒地冻，农村妇女就坐在温暖的热
炕上做针线活，缝被子、纳鞋底、织毛
衣等，小孩子们则在炕上玩耍。过
去，由于孩子多，母亲要不停地做布
鞋，冬天经常是一觉睡醒后，看到母
亲依然在煤油灯下纳鞋底。

小时候，感觉冬天里特别冷，
跟母亲去姥姥家走亲戚，坐在自行
车后座上，几里地的路程，就把两
只小脚冻得生疼麻木，下了自行车
不会走路，赶紧脱下棉鞋到炕头上
被子底下暖暖脚，半天才能缓过劲
来。有时家里来了客人和邻居来串
门，要是带着小孩，也会赶紧让孩
子脱鞋到炕头上被子底下暖暖脚，
家里炕头上最暖和。

由于那时农村还没有通电，冬天
晚上人们吃完饭后，在窗台上放一盏
煤油灯，一家人围坐在热炕上拧棒
子、撕棉花或嗑瓜子拉家常，其乐融
融，好不惬意。

入冬后，人们做豆豉咸菜时，把
煮好的黄豆用布包起来放在热炕头
上发酵，没几天黄豆就会发酵长出白
毛或黑毛。过年的时候，母亲经常把
揉好的面团放在热炕头，上面再捂上
被子，由于炕头上热乎，面团一会儿
就发酵好了，满满的一大盆子面。冬
天里，有的村民家的猪、羊等家畜分
娩了猪崽和羊羔子后，生怕外面天冷
冻死，就把猪崽和羊羔放到热炕头
上，把炕头当成了临时“温室”。

春天来了，还有的村民把鸡蛋放
到热炕头上，用来孵小鸡。晚上睡着
睡着觉，半夜里突然听到有鸡叫声，
小鸡孵出来了……

农村热炕用的时间久了，人们就
会打掉旧炕重新盘新炕。经过长年
累月烟熏火燎的旧炕，土坯变成了黑
灰色，砸碎后是很好的农家有机肥
料，能够改良土壤结构，增强土壤肥
力，促进土壤微生物活动。尤其是种
玉米、花生等庄稼用上后，长势良好，
叶子碧绿。

如今，已经离开农村来到城市
几十年了，偶尔回去小住几天，重
温农村老家热炕的惬意，感受一下
童年时光和家的温馨，心里特别踏
实舒坦。老家的热炕，记录着童年
天真无邪的美好故事，是记忆深处
最温暖的地方，也是永远怀念故乡
的情感寄托。

家乡的热炕最温暖 □宋振东凡人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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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早一晚，两次的户外行走锻炼，冬日
里，大部分时间，我都蜗居家中——我自己戏称之
为“蜗冬”。

我不喜欢热闹，故而，我不愿意“凑堆”，大凡人多
的地方，我都会远离。打牌、搓麻、跳广场舞、一堆人
侃大山，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不以为然，但那是别人喜
欢的，于我无缘，只因我不喜欢，性情如此，奈何奈何。

我喜欢安静，喜欢一个人待着，就如当年张爱
玲所言：“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
的欢悦。”而冬日，室外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
就最适合一个人待着了。而且，我觉得，冬日，能
够得以蜗居家中，还是一种福分。不是每个人都会
有此等“福分”的，因之，你要懂得珍惜，你要懂
得利用，你要懂得感恩。

蜗冬的日子，每天，我的生活是简单的，也可以说
是极有规律的：吃茶，读书，写作，沉思，如此而已。

茶，通常是红茶，或者普洱，我觉得冬日宜
暖，而红茶或者普洱，便能抵达如此。我还特别喜
欢红茶的茶色，深红或者浅红，都好，暖意融融，
一杯茶，即仿佛一炉火。而啜饮红茶的过程，还总
会让我生发一种时间幽深的精神体验，好像，一个
人正通过一缕缕的茶香，走向时间的深处，你会在
那儿，找到一个更本原的自己。

周身熨帖、舒泰，一杯茶，滋润身体，也滋养灵魂。
吃茶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读书，或者写作。其实，

茶，更多的时候，是我读书、写作的一种陪伴。我喜欢
这种陪伴——它是一份润泽，它是一位密友。

读书，我读得很投入，凝心聚力，从来不打瞌睡。
我会一气儿读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甚至于，一鼓作
气，会把一本不太厚的书读完。阅读，是一个安静的
过程，但我的内心却充满了阅读的欢愉，甚至于亢奋。

读什么书？真是很难说。简而言之——读自己
喜欢的书。但我觉得，蜗冬，时间相对集中、充
裕，就不妨让自己的阅读，也相对集中或者专题一
些——把阅读，集中在一个作家，或者集中于一个
方面的专题上。如今年入冬以来，我就正在集中阅
读毛姆的作品和朱良志先生的美学著作。当然，凡
事都非绝对，这期间，我也会掺杂上一些相对轻松
的阅读，如：古人的种种笔记、明清小品；今人的
散文小品、读书随笔等等。

读而优则写。我不是专业作家，写作，我是业
余的。但我喜欢，我写散文，写读书随笔，兴之所
至，也许还会写出几篇小说。总之，写作是随意
的，是随兴的。达我意，传我情，就好；生命感到
愉悦、快乐，就好。

我觉得，散文就是生活，散文还是语言的艺术。
所以，我写散文，从来不去刻意寻找什么大主题——
我写身边人、身边事、身边景，写一得之思，一己之
意。我是想“以小见大”。但我特别讲究文章的语言，

“讲究”并非刻意雕琢，毕竟是书面语言，书面语言就
得“雅”一点儿，所以说，散文语言是应该“讲究”的
——精炼、典雅、灵性，也可有一点滞涩，一定的滞涩，
能彰显一份思想的凝重。

读写结合，很多文章，其实就是我读书的副产
品。读有所感，读有所悟，便执笔成文。这样的文章，
常常使我很“得意”——我觉得，这其实是我阅读的一
种深化，是我的阅读的一种延伸性的创造——我的阅
读，是有成就的。

读而不写，也只是一只两脚书橱而已。
读书或者写作累了，我就休息。我休息的方式，

是晒太阳。我有一个向南的大阳台，前无遮拦，采光
极佳。累了，我就拖一把藤椅，仰面而坐，闭目沉思。
时间不长，也就二十分钟左右，但这就足够了。

仰面而坐，闭目沉思，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
以不想，那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思想境地。
真好。太阳，暖洋洋地晒着，身体放松，安逸自由，悠
然、逸然、怡然……

权利于我何？神仙于我何？我自我，我有我；此
一刻，我就是一切，一切都属于我。

蜗冬之日，充实而饱满，权利如云烟，日子胜神
仙，夫复何求？

蜗
冬
之
乐

□
路
来
森

我
喜
欢
安
静
，喜
欢
一
个
人
待
着
，就
如
当
年
张
爱
玲
所
言
：

﹃
在
没
有
人
与
人
交
接
的
场
合
，我
充
满
了
生
命
的
欢
悦
。﹄
而
冬

日
，室
外
天
寒
地
冻
，室
内
温
暖
如
春
，就
最
适
合
一
个
人
待
着
了
。

生
活
况
味

雪村晨曦 孙世华 摄

故乡村口，盘坐着一尊
厚厚的石板桥
它是一枚一直挂在我胸前的徽章
它成了村子里祖辈不停翻阅的
一部厚厚的典籍
典籍承载着村里老少妇孺
饭后茶余和午夜聊天的露天弄堂
老父亲，把我稚嫩的年龄
也同框在这石板桥的怀中
听翻版和新编的故事
仅听，却一直不敢询问——
这桥的年轮，飘逝的风花雪月
全村人一直信奉：
这桥有着的神性和灵动
发水了，河水从桥面上漫过
桥板上成了人戏水的天堂
水退去，鱼儿就向桥板上跳跃
夜晚，天上的星星缀满桥两端的
河汊
人群坐在桥上，也坐在星星河里
悄悄听桥和星星对话
不安分的鱼儿从落满星星的腹中
总捣乱地跳到桥面人群里
也听一个个庄稼人的老智者
讲传奇故事
秋风袭来，瑟瑟的寒意驱散了
听故事的人群
几十年后，颠簸辗转
每每我抚摸起挂于我胸中的那枚
徽章
眼前就浮现出
老母亲站在桥头迎我的身影
心中泛起无垠的乡愁
泛出那桥、那水、那影子
还有变了模样的村庄
那些人和故事都藏哪里去了
她揣在我心里
一直让我追踪、忐忑
使我泪奔

故乡的石板桥
□黄晓玉

看见漫天飞雪，是幸福的
天使展翅，抖落纷纷扬扬的绒
逐雪而行，也是幸福的
生命的琴弦，弹奏动人乐章

那些白色精灵，轻盈灵动
写下太多的梦幻与绮丽
风是伴侣，浪花是乐曲
起起伏伏，谱写壮丽的人生
山海奔赴自有归期
逐雪而行，是一次灵魂的荡涤

山上沉沉覆盖，枝上簌簌而落
逐雪而行，我竟接不住一朵雪花
怅然若失，在铺满白雪的大地上
写下：相信春天，相信未来

逐雪而行
□唐兴爱


